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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　　出　　　　　山

（一）

广西失败的详情传到京城。在紫禁城太和殿内醇亲王出列

奏道“：广西巡抚徐延旭已日夜兼程，正在押解北上。”

慈禧道“：到京后一定要严加审讯！”说着她咬牙切齿地一拍

桌子“，竟然有人说他是个越南通？查一查是谁把这个混混推荐

给了朝廷！”

礼亲王世铎望了一眼恭亲王说“：着军机处查一查举荐的折

子就知道了。”

“慢，”慈禧沉思着摇摇头说“：现在就是把个徐延旭和举荐

他的人都剁成肉泥又有什么用？这件事放放再说。现在的当务

之急是什么？”她用眼望着所有的人，却并不要人作答就又立即

说“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即刻启用能够独当一面，挽狂澜于既倒

的人！”

李鸿章出列奏道“：臣以花翎顶戴担保，力荐前直隶提督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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铭传。”

慈禧道“：是那个在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任上与左宗棠不

和，就挂印辞官拂袖而去的刘铭传么？”

李鸿章道“：太后的记性一点不差。”

龢道“：太后，此公傲慢成性，只怕是翁同 一旦出山，便就难

于驾驭。”

慈禧道“：傲慢那是人家有本钱，难于驾驭的马，那才是好

马。对，所谓‘闻鼙鼓而思良将’，这个人我彻底地想起来了，不

是当年为攻常州，首冒敌矢登上城顶，却被长毛用炮轰成个一脸

的麻子么？”

李鸿章道“：正是。”

慈禧道“：对，对就是他。立即传谕六百里加急，着刘铭传火

速进京，以责任使！”

（二）

当朝廷召见刘铭传的上谕由数驿差带着骑快马从京城冲

出，一站一站，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向南京传去时，远在两千里

外的南京秦淮河畔刘铭传的府邸刘和厅，有位一身便装的人正

被刘府的老家人领着来到了客厅，此人一见刘铭传便急急趋上

拱手一躬“：淞沪太道邵友濂。”

刘铭传望了望他略略拱手还礼说“：闲散人等刘铭传，邵道

台多礼了。”于是邵友濂直起身来，却并不急着说话，便就盯住了

客厅柱子上挂着的一副木刻对子“，豹隐南山雾，鹏搏北海风。”

一望他就夸“：好，字好，意好，境也好，刘大人的心境由此一目了

然⋯⋯”没想刘铭传已是不耐烦地直摆手了“，罢，罢，罢，有话快



第 3 页

说，有屁你就快放好了。”

邵友濂一点也不急的样子，倒是颇值玩味地一笑“，这个屁

可就非同凡响，是圣旨。为中法战争事，朝廷要你出山的圣旨不

日就要到了。”

刘铭传瞥一眼邵友濂说“：你以为我要高兴了？”见对方又打

一躬向他恭喜时，刘铭传猛然间一拍桌子“，恭喜？那为什么圣

旨未到，而你却先到了？”

邵友濂先一愣，立即又说“：刘大人聪明，并且圣明了。”说着

他变得一脸极其和蔼可亲起来“，可是刘大人，天津至上海已通

电报。知道么？何为电报？两地以铜线相连，嘀嗒之声悦耳，瞬

间千里也。电报消息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李中堂特地传过来，也

好让刘大人有个准备的。”

刘铭传听得入神，喃喃自道“：数十年来西学东渐，世事巨变

了，洋枪洋炮不算，还有洋船火轮车，现在又是电报，嘀嗒之声悦

耳，瞬息千里⋯⋯已经是瞬息千里了，可皇上太后还在用六百里

加急。”

邵友濂说“：刘大人只等着出山好了，又管它多少里加急？”

刘铭传只把眼一翻说“：出山？一唤就出来，那我不像狗一

样了？”

（三）

数天后驿官率众驿卒来到秦淮河畔刘和厅高呼“圣旨到！”

时，这才从老家人口中得知刘铭传前几天就到杭州西湖赏春去

了，还带着他的妾包氏。于是只好又人不离马，马不离鞍地奔了

杭州。在杭州人海茫茫的，这队人马在市中心勒马徘徊，突然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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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一扬鞭，率众驿差向杭州知府的衙门疾驰而去。

来到杭州知府衙门，众驿差们骑着马就冲了进去，立即引得

翻了锅似的一片大呼小叫，接着便传来了升堂的击鼓声。知府

升堂后等他慢慢弄清了怎么回事，望着驿差们的眼就只差冒出

火来“，刘铭传？南京！我这里哪来刘铭传？”

驿官站在那里也是一肚子的气“，南京说他人到杭州赏春来

了，地方官若不知往来大员的行踪，丢官事小，只怕是要丢脑

袋了！”

知府颓然神伤地坐在那里，突然又像杀着了他似的喊了起

来“，上天入地给我找！刘铭传！”

于是杭州城里大街小巷一齐传来了差役们的呼喊“：接圣旨

⋯⋯刘铭传！”

于是西湖边上，也有差役在喊“：刘铭传⋯⋯接圣旨

于是无数的兵丁一家家地闯人客栈，向老板问“：可曾见过

刘铭传？”

老板道“：什么样子刘铭传？”

兵丁道“：脸上有麻子的刘铭传。”

杭州城的一间小酒楼上，包氏侧头听着窗外说“：依我想的

呢，接圣旨是件蛮荣耀的事，现在怎么像捉拿犯人样的？照说皇

上是真急了。”

刘铭传浑身都透着一个自在似的又喝了一杯酒说“：到底没

见识了。才一道圣旨，就真急了？”

包氏笑起来“：那明天就接着再玩，先还真怕才来就走，扫兴

着呢！或者，那我们再坐船到苏州，那就真是连个鬼也不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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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⋯
，，
⋯

刘铭传道“：连鬼也不知道，那，那就好像有些欺君，犯着欺

君之罪了。”

包氏道“：怎么办，那就嚷起来，让人家捉走好了。”

刘铭传有些得意道“：此时，正一如打仗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

实。回南京，我们杀他个回马枪去。让他们在杭州瞎喊去，让皇

上听他们在杭州瞎喊去，我还嫌吵呢！”

（四）

南京正值春深时节，十里秦淮烟柳笼岸，上午下着的细雨现

在已是渐渐地停了。一艘彩舫正从东水关转而往南，向大中桥驶

来。刘铭传在船上与宾客赏春品着茶，船上云集着一群来谋官做

幕僚的人，此时茶正品得入了情绪，正听着刘铭传在发表着高论。

刘铭传扬扬手说“：你们讲我不体恤人，那就不对了，跑断了

腿，喊破了嗓子，驿差们也怪不了我的。怪哪个？怪皇上。”

包氏说“：我们刘爷这是体恤皇上，这是怕太后急狠了这才

又回到南京来的，不然，早就脚板一溜到了苏州，还到哪找去？”

正说着邵友濂却站了起来叫船拢岸，见一船的人都诧异他这才

说“，除了船上的，我还有一人没向刘大人推荐呢。”说着一指岸

上，岸上正有一人在垂手躬立。

众人见了都窃窃地笑着，及至此人上得船来，邵友濂向刘铭

传介绍说“，这就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的记名道员朱守谟。”

朱守谟抖忽着，邵友濂说“：还不快向刘铭传大人请安？”

朱守谟跪地叩头，刘铭传扶他起来，他却死活也不起来了，

并说，刘大人若答应留他作幕僚，便是他的再生父母了。刘铭传



第 6 页

说“，言重了，若不答应呢？”没想朱守谟竟“哇”地一声当众哭了

起来“，那我就死，死给你们看好了。”言罢就要投水，被众人七手

八脚拦着，可是你越拦朱守谟越像依着了，越发是个寻死觅活样

的。一时间船被搞得乱哄哄地直晃。

刘铭传大为不快，问邵友濂：“你怎么把这样的人也介绍

来了？”

邵友濂也有些不快，说“：这人就是有些吃相不好，他恐怕也

是为了等个缺，等了好多年，这个记名道员也当了好多年，当得

心慌，于是见着大人便就有些失态。若是大人不待见，即刻就把

他轰下船好了。”朱守谟一听这话就说“：真正是讨个没趣，不要

轰，我自己走好了。”说罢一头栽进了河里。于是船上格外要翻

了样的乱起来。及至把朱守谟从河里捞上来，朱守谟冻得直抖，

说“：捞上来也没关系的，死的地方多着呢！”

刘铭传发火了“，老子就是个贩私盐的出身，我还怕人耍赖

不成

没想朱守谟一听反倒来了精神“，不但知道你是贩私盐的出

身，还知道你十六岁时就杀过人，更知道你如今能文善武，连李

鸿章也不拿你当手下看，也让你三分。还出了本诗集《大潜山房

诗抄》，是曾国藩为你作的序对不对？曾国藩，一代宗师，他是给

足你面子了⋯⋯”

刘铭传被他说愣住了。

包氏一笑“：这就对了，我们刘爷识哄，是个喜欢戴高帽子

的人。”

邵友濂遂有些得意“：可见朱守谟是有备而来，其实是对刘

大人敬仰已久的。”

刘铭传问“：可有所长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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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友濂说“：案头文牍，掌管钱粮，那是再也找不着的人了。”

刘铭传对朱守谟说“：确也是用人之际，刘某怠慢你了。”

这一句话便叫朱守谟遂破涕为笑起来。船又行，刘铭传让

家人为朱守谟更衣时，忽地看见岸上有两个要饭的花子（乞丐）

跟着船跑，大为不解，问何故？朱守谟却笑了说“：这是我特地雇

的两个跟班的。”刘铭传又好好看了看朱守谟，像见了异人“，跟

班你用花子？”

朱守谟说“：好歹我朱某也是个记名的道员，来见刘巡抚，这

点面子要撑，这点官派也还是要摆的⋯⋯”话一出口就让船上的

人都笑了起来，都说来了个活宝。

刘铭传也笑了说“：确实有些不比寻常。只是何以见得我就

是个巡抚？”

朱守谟说“：要说天下人，这上头只有我懂你刘大人了。十

二年前你是在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任上拂袖而去的，除了与

左宗棠处不来而外，大人你是嫌着钦差大臣没有饷权与军权，不

能放手办事，不比一省的巡抚。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，不给你

个封疆大吏的一省巡抚，你也不会出山的。”说得刘铭传禁不住

哈哈笑了起来。

这时岸上老远的又见有两个人影朝这边奔来，船上人打趣

说“：又有两个花子朝这边追来了！”渐渐看清，这原来是两个骑

马的人，一身的灰土，见到船老远地就喊“：刘大人，接旨，接旨

⋯⋯”原来是传旨的驿差追到了，刘铭传只好命船拢岸与众人

上得岸来，那两个驿差下马后，只踉跄着有些站不稳。一个驿官

模样的问“：哪个是刘铭传，刘大人？”

刘铭传说“：我。”见驿官连忙喊着“接，接旨⋯⋯”，他就“咕

咚”一下跪在了地上。那驿官这才顾上将马的缰绳交给驿卒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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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，而后便有些艰难地从肩上取着包袱。刘铭传慢慢地抬起头

来问一声“：旨呢？”

驿官有些惊慌“，正拿呢。”

刘铭传说“：还没拿出来你就叫接旨，老子跪着好玩的啊？”说

着他将手划了一大圈指着众人说“：当这么多人的面，老子是给你

跪的？还是给众人跪，还是给皇上跪？”说着就又从地上爬起来挥

挥手“，不接了，不接了，你把圣旨给我送回京城，还给皇上去。”

这时来观看的人已是围得水泄不通，听了都“哄”地一声笑

起来。那驿官先是愣住了，后来就变了脸色“ 嗵”地给刘铭传跪

下了“，刘大人，刘爷，小的喊你声爹爹了，你不接你担待得起，这

可是六百里加急，小的身家性命都在上面了⋯⋯”

包氏见状出来排解，对刘铭传说“：你十二年窝在肚子里的

气，就不要一古脑儿地撒在人家当差的身上，吃不起的。”转脸又

对着驿官“，刘大人起小就是个急性子，你讲六百里加急，他接

旨，就比六百里加急还要急。”

那驿官一下子悟过来，从包袱里拿出圣旨高喊一声道“：刘

铭传，刘铭传大人接旨！”

刘铭传只好又跪了下来“，臣，接旨。”

驿官宣旨道“：前直隶提督兼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刘铭传

带兵有年，威望素著，前患目疾，谅已就痊。现值时事艰难，需材

孔亟，著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，以责任使。将此由六百里加急谕

令知之。钦此。”

刘铭传接过圣旨站了起来，看着圣旨对众人说“：前患目疾？

皇上知道也不多慰问一声，跟着就是‘谅已就痊’了⋯⋯”正说着

厚厚的人圈外又是一阵骚动，便又听到了“圣旨到！”的喊声，刘

铭传拨开人群走出去，紧紧盯着又来的这一拨问“，圣旨我刚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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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，你们是从哪来的？”

“杭州！”

第一拨说“：错了，皇上在京城，哪有从杭州传过来！”

包氏说“：没错，刘大人和我心里明白着呢⋯⋯”说着刘铭传

也笑了起来，却老远地又听到了锣声，围着的百姓人等立时避得

开开的，就见鸣锣开道间引来了江宁县的知县，他才下轿，上元

县的知县便也到了。下轿后就急急地过来给刘铭传请安，刘铭

传说“：免，免，这么多年，两位父母官都是人影子见不着个帽顶

子，怎么突然给我请起安来了？”

江宁上元二县令道“：我们实是来接刘大人去县衙，商谈北

上就道的事。”

刘铭传一听就火了，“皇上都对我三请四邀的。你们来催，

你们算哪来的鸟？”

两县令就差哭了。江宁县令说：“本县虽然上门请安的少，

可官员人等一律不见，这些年刘大人的规矩我们也是知道的。”

上元县令也紧跟上来说“：我们也是奉旨而来，再找不着大

人，我们就要发配乌苏里台，流三千里了。”说着双双一齐跪了

下来。

包氏见状过来打岔说“：好了好了，接圣旨本是好事，这都搞

成哭丧个脸，像死了人样的了。”

刘铭传低低地对包氏说“：看，这才叫急，皇上这回是真正急

起来了。”遂又打发两个县令“，本大人知道，你们可自便了。”谁

知两个县令赖着不走说“：我等是请刘铭传大人到县衙，探明刘

大人北上的确凿行期，以便回报圣上⋯⋯”这就把刘铭传气得一

跺脚“，凭你们就能请动老子？就是两江总督曾国荃来请，还要

看我个高兴不高兴呢！”说得众人都笑了，这时从围观的人群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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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一个穿长衫十分斯文的人说：“在下特受总督曾大人之托，

来请刘铭传大人过府叙话，不知刘铭传大人赏脸否？”

刘铭传一下子愣住了，说“：曾国荃请我？”

包氏连忙对刘铭传说，“不就为当年那点事，都多少年

了⋯⋯”

刘铭传沉吟了下便和缓了下来“，湘淮两系源出一家，既来

请，那我就给曾总督这个面子好了。”言罢便向众人拱手告辞，却

被朱守谟一把拦住“，刘铭传大人慢，皇上的圣旨找你，你且是苏

州杭州的。你这一走，岂不又要如白云黄鹤，叫我等到哪里找

你去？”

邵友濂道“：说得有理，我们从上海来一趟都不容易，刘铭传

大人该告诉我们一个约会的地方。”于是刘铭传略一思索就叫他

们到上海去等他，说得所有人都是云里雾里的，朱守谟问“：何以

见得我们就会在上海见面呢？”问得刘铭传禁不住哈哈大笑了起

来“，这就像问我何以叫刘铭传一样，傻！”

（五）

两江总督府虽在南京城里，可刘铭传赋闲的这十二年中，却

是从来也没跨进来过，一旦跨进来，连过去熟悉的也就显得陌生

了。唯独不陌生的是曾国荃，因为刘铭传刚刚才一脚迈入客厅，

两人相对而视着时曾国荃就说“：请你来，我便就是个尽释前嫌

的意思。”还没使完礼他就又急着问“，但我只问一句话，公是主

和，还是主战？”及至分宾主坐下又上过茶后，刘铭传才摇摇手

说“：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个谁呢。”

曾国荃说“：此次进京，少不得一个巡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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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铭传说“：借你的吉言了。”说着他嗅了嗅鼻子一笑说“：不

过，在这个衙门里我已闻出火药味来，总督大人是主战的。”

“不错，主战。”一句话讲得曾国荃感慨万千“，法国窥视我中

华久矣。远者，咸丰十年天津教案，吾兄亦受此案牵连，调离直

隶总督任上⋯⋯近年法国人的气焰越愈嚣张，欲并吞越南而侵

华，如中国一味求和，那么一国的锐气必将尽失，求和反不能和，

不若一战！”

刘铭传说“：热血沸腾，你还是个性情中人。”

曾国荃说“：之所以主战，于公已说过；于私，还在于大清国

驻法公使，我的侄儿曾纪泽在法国谈判态度坚强，法国人为了要

吓大清国，居然要朝廷将他撤回，而朝廷居然答应了。”见刘铭传

虽不吱声，却已把牙关咬得紧了，曾国荃又说“，法国人要在天津

重开谈判。君此次进京路过时，务必带句话给李鸿章，求和是要

落下千古骂名的！”

刘铭传一拍桌子，慨然应诺“，一定带到！”

曾国荃有些宽慰而释然，“看来公与我一样，都是主战

的了。”

刘铭传摇摇头说“：未必。”见曾国荃一听就愣住了，他又说，

“世事巨变而大清国风气未开，国力贫弱，现在是言战难，言和亦

难，因此和战之言看不准，未便轻于一抛⋯⋯”

曾国荃的脸色便有些难看起来“，打仗尸山血海，言和不过

空口说白话，那有什么难的？”

（六）

回到家，刘铭传并没有把在两江总督府的事放在心上，倒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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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致盎然地在一偏室内将十二年前的官服穿上了。毕竟有差不

多整整十二年的功夫闲置在家里，换上了官服，便有种说不出的

新鲜感，却又是百味咸集，这时他才觉得自己到底不是个甘于寂

寞的人。禁不住，他面对白壁演练起了官场上的种种礼节，单腿

跪地打千，甩下马蹄袖的跪拜以及磕首，都是即将要用得着的，

可是单独的一个人，连他也觉得有些滑稽了⋯⋯这时恰恰传来

了一声“，给谁磕头来着？”扭头望望窗外，是包氏正在那里偷偷

地笑着。包氏说“，不要不好意思了，心里你还是想当个官的。”

见刘铭传大为窘迫，包氏又说“，不是看洋相，真的，我来是还有

一句话想提醒我家刘大人的。不知怎么地，我总觉得朱守谟不

是个好东西。”

刘铭传立即就觉得可以扳回些面子来了“，女人见识，这纯

粹是女人见识！你就不想想？”他拍拍胸口“，我这辈子什么样的

人没见过？什么样的人没杀过？还怕弄不住一个朱守谟？”

包氏说“：不看看他那个样，像个花子，还像只老鼠，好像时

时都在四处嗅着气味。要是去当官还马虎，要是带去打起仗来，

那才要人的命呢。”

刘铭传说“：我打的仗多呢。”

包氏说“：你快有二十年没打过仗了。”

刘铭传说“：对了，我打仗的时候你还没生呢！不说了，不说

了⋯⋯”他摆摆手“，再说我就要上火了，你现在缠着我不开心，

别以为我也糊涂，不糊涂！我心里明白着呢。”

包氏说“：明白，你能明白我什么了？”她说着眼中就噙着

泪了。

刘铭传见状便有些得意起来，“不就是为着我要北上了么？

不就是为着我要带你回老家见见那个程氏了么？怎么办？谁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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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我们是老夫少妻的？”

包氏有些没好气地说：“说得多好听。妻？程氏才是你的

妻，比你大六岁呢！我是妾，小老婆。在船上你还听见了？人家

喊得好听点儿，文雅点儿，不过叫个如夫人罢了。”

刘铭传说“：这是你跟我这样说，要是程氏，我早一个巴掌上

去，把头也刷歪掉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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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　刘　　老　　圩

（一）

安徽肥西县大潜山麓刘老圩子四周环水，这是二十多年前

闹太平天国时挖的壕沟，壕沟上设有吊桥，看去这圩子俨然像个

堡寨。圩内绿树成荫，圩外是平展展绿盈盈的大田一直向天边

伸去，大潜山远山如黛。

刘老圩子内有人爬在大杨树的树梢上正在眺望着，忽然他

看见了一队人马簇拥着一乘小轿出现在这淮北平原之上，便对

树下喊“，来了，来了！刘叔回来了。”

树下程氏一扬手，于是圩子里的唢呐就一条声地响起来，接

着刘氏子弟们个个胸前挂着扁圆型的盘鼓，和着令旗舞动的节

拍，一阵紧似一阵地敲响着，随着响声壕沟上的吊桥吱吱嘎嘎地

放下来，敲打着响器的人群涌出了吊桥，吹吹打打地向回来的刘

铭传迎去。

刘铭传笑嘻嘻地骑在马上，忽然他想到了什么，对跟随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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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队人说“，大家都沉住气，沉住气；千万不要被我家那个大娘子

哄住，哄得忘乎所以了。”

包氏掀开了轿子帘窗的一只角，被刘铭传伸手又拉了下来。

轿帘又被掀了上来时，包氏说“：我看你是有点怕，还把人家的头

刷得歪过来呢。”

刘铭传说“：我怕什么？我是代你怕⋯⋯”

正说着程氏已迎了上来，她回身又对众人将两手举起一合，

喧天的锣鼓便就停了下来，刘铭传见状要下马，又被程氏拦住

了，她将马的缰绳牵在手中对众人说“：一下马就显得生分了是

不是？再说我家相公在南京大码头上，是个把学问做大了

的人。”

刘铭传在马上说“：夫人在家辛苦的了。”

程氏说“：辛苦也谈不上，现在牵着马也算是举案齐眉，表白

个贤惠了。”她突然像是才望见那乘小轿子“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她

又指指后面抬的箱子什物“，有那么多东西就够了，我平常马也

骑得，驴也骑得，还要这轿子干什么？”说着她掀起了轿帘一眼看

见了包氏，便对刘铭传说“：原来你还给我带回个丫头来？”一句

话说得包氏一下子脸红了，她却只顾挥挥手“，收下了，收下了。

只是，既是丫头就不该坐轿，丫头坐轿，那我不是要骑到你的背

上来了？”

轿帘又掀开了，露出包氏一张愤怒的脸。

程氏根本不理会她，一抬手，唢呐扁鼓就又吹的吹敲的敲了

起来。

两处人合成了一处，过了吊桥，进了圩子，穿行复穿行，来到

刘铭传家的大院。

这时刘老圩子里风传开了，都说刘帅不但回来了，不但又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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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来做官，还带回个小老婆。于是少年的男女们就一齐奔了来，

上树爬墙头的已是挤不下了，便就公然拥在了刘家大院的门口。

程氏在院门口，丢开马缰绳就头也不回地进去了，在客堂前

的八仙桌边坐下来，拿起茶杯就喝，可惜空的，丢下便就两手抱

起个茶壶喝起来。刘铭传陪着小心进来，走到程氏背后悄声说：

“就不倒杯茶我也喝一喝？”程氏放下茶壶就扭过身去，不理他。

刘铭传就有意站到她的面前去，她扭到哪边，他就站到哪边，最

后刘铭传又把手伸到程氏的眼前晃了晃说“：你道她是谁？”

程氏便就直愣愣地盯着他“：你当我是个傻大妈呀？你当我

不知道她是个谁？”

刘铭传说“：人还在大门口呢。”

程氏“哼”地一声说“：进门我就敲断她的腿！”

唢呐吹响了一下，接着门口墙头和树上大门口的 都“哄”地

一声笑了起来，都说“：快来看，刘家大娘这就要摔醋缸了！”

程氏拍案而起，奔到院子当中就叉腰站着骂开了“，一个个

爬墙头，就没见过你爹讨个小娘回来呀！”说着突然拿起个大扫

帚，就从门口刷到墙头，立时土墙头上尘烟滚滚的，这边的人头

下去了，那边的便又冒起来。

正是不可开交时，院门口包氏款款地走进来了。

舞着扫帚的程氏有些愣住了，过了下才说“：你来干什么？”

包氏一笑“：进门，就等着姐姐敲断我的腿呢。”

程氏说“：牙一 倒白。姐姐？不看看我都可以做你妈了！”

墙头上的人“哄”地一声又笑了起来“，刘大娘，你要做谁的

妈呀？”

程氏说“：做你们的妈！坏良心的，指望敲断了她腿给你们

看笑话呀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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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氏听了，忍不住捂着嘴笑了起来。

程氏也不理她，却指着刘铭传的鼻尖说“：就你带了一庄的

人出去打仗，死了的沟里填路边埋；没死的发了财回来，个个讨

小娘，一个两个三个，”她手一指墙头“，你问问墙头上，有几个不

是小娘养的？”

包氏望一眼墙头，墙头上就是一片嘻嘻的笑，都说“：这个小

娘漂亮。”

刘铭传终于找着了机会，对墙头上的说“，都来看本大人的

洋相？下来！下来，不许上墙！”

程氏不屑一顾“，别看你在外面千军万马，下来，下来，有一

个听你的么？”说着把手一伸，早有家人拿来了弓箭，程氏接到手

上开弓拉箭手一扬就把箭射了出去，墙头上哗啦啦地一响，又听

见墙外是一片人跌倒的声音。

包氏手捂着耳朵，脸也吓白了。

程氏说“：手捂着耳朵干什么？拿眼睛看。”

包氏抬头顺着程氏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半天飞过的一只

野鸭子，正带着箭挣扎着坠下来。

刘铭传说“：哎哟哟，你看你，我一回来，大雁也射过了，威风

又耍过了，耍得八面都来风⋯⋯”

程氏说“：现在哪来的雁？那是野鸭子。”

刘铭传说：“那就野鸭子也射过了，我的茶壶也给你端过

了。”说着就要端起茶壶来，被程氏一把按住了，忽然又放大了

声“，那只外头来的野鸭子呢？”

包氏再也忍不住了“，哇”地一声哭了“，我是野鸭子，你就一

箭射死我好了。”

程氏说“：你就别得着便宜卖乖，磨牙废唾沫星子的，把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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